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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村歌的音乐地位、 发展障碍
及其改进对策

陈景娥

摘　 要： 村歌是 ２１ 世纪初在浙江省江山市农村兴起的一种新的音乐体裁， 它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开始

主动运用新音乐的形式。 村歌不仅是一个村子的音乐符号， 它还走进村民的日常生活， 进入祭祀、 婚礼等

民俗活动， 成为民间仪式的组成部分。 村歌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音乐语言与当地传统音乐脱节；
音乐节奏、 旋律走向与语言节奏、 语调脱节； 表演形式不够群体化。 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村歌才能够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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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系浙江省衢州市下辖的县级市， 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 风景秀丽， 文化积淀丰厚。 江山是中

国村歌的发祥地， 许多村子都有自己的村歌。 村歌的成型历史并不长， 它是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 江山各

村的村委会根据本村特点， 聘请当地的音乐工作者或音乐爱好者 （少数聘请专家）， 为自己的村子用量

身定做的方式创作的一种具有流行味的歌曲。 村歌一经村民认可， 便成为本村的音乐文化符号。
村歌的产生与发展是 ２１ 世纪初中国农村乃至中国乐坛上的新生事物，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中国政府向出

席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各国元首和贵宾每人赠送了一份 “国礼”， 其中包括一张题为 “中国乡村好声音： 江

山村歌 ＭＶ” 的激光唱盘， 这张唱盘录制了 １０ 首江山村歌。 江山村歌成为 “国礼” 足以证明江山村歌

已经走出江山， 走出浙江， 走向了更宽广的舞台。 因此， 江山村歌的研究应该引起音乐学界的关注。

一、 村歌的缘起与音乐地位

（一） 江山村歌的兴起与发展

浙江是我国传统音乐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 宫廷音乐、 文人音乐、 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遗产都非

常丰富， 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 主要依靠口头传播的浙江民间音乐更是十分多彩。 民间音乐包括民歌、
器乐、 说唱、 戏曲和歌舞等不同的体裁， 这些体裁浙江都很发达。 俗话说 “一部戏曲史， 半部在浙

江”， 浙江不仅有绍剧、 婺剧、 越剧等多种戏曲形式， 说唱、 歌舞、 民歌和民间器乐也十分发达。 浙江

丰富的传统音乐宝藏为创作村歌提供了大量音乐方面的素材。
现代村歌诞生于江山大陈村。 改革开放之后， 大陈村的村民一半在外务工做生意， 一半留在村子

里。 离开故土的人很难在外乡找到归属感， 对家乡的思念时时萦绕在心头。 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

孩子， 他们常感寂寞， 老人思念外出的子女， 孩子想念远去的父母。 无论是在外打拼的大陈人还是留

在家乡的老人孩子， 都需要有能够表现自己文化归属的符号， 村歌便应运而生了。
大陈村的两首村歌是由村支书汪衍君请文学家何蔚萍和音乐家陈宏君创作的， 内容主要是歌颂本

村的历史、 传统、 风光、 人文、 亲情和美德。 一首是 《妈妈的那碗大陈面》， 歌词唱道：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浙江当代 ‘村歌’ 研究” （１７ＮＤＪＣ１９０ＹＢ）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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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从徽州迁来， 落户在大陈的山间， 祖宗殷殷叮咛和嘱托， 就像这浓浓的大陈面。 妈

妈的慈爱游子的祝愿， 浓缩进芳香可口的大陈面， 不管我们走的多么远， 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

间……
另一首是 《大陈， 一个充满书香的地方》：

踩着青石的小径， 穿过碧绿的荷塘。 我们听到书声依然响起， 在萃文书院的那个地方。 那

座古老的祠堂， 承载过多少人的梦想， 这是个历史悠久的村庄， 更是培育英才的学堂。 多少学

子从四方走来， 多少儿女又奔往他乡……
　 　 第一首村歌唱出了乡愁和亲情， 第二首唱出了大陈村重教育的传统。

有了村歌之后， 每年过春节， 在外务工做生意的大陈人返乡回家， 全村人便聚集在祠堂里祭祖、 唱

村歌， 唱完还要拍一张 “全村福”。 于是这两首村歌便成了大陈村的音乐文化符号， 村民通过村歌表达

了对大陈村的归属感， 村歌也帮助村民对自己的村子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大陈村， 村歌不仅走进了村

民的日常生活， 还进入了祭祀、 婚礼等民俗活动， 成为民间仪式的组成部分。 村歌通过进入民俗仪式，
进一步成为全村聚民心、 晒幸福、 展梦想、 弘扬家乡文化的载体。 通过唱村歌， 促进了大陈村的文化

建设， 农民们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 增强了建设新农村的凝聚力， 也使村民更团结， 村里更和谐。
村歌还让离开大陈村外出的人记住家乡、 热爱家乡、 回报家乡。 现在， 在这个村的村头， 赫然屹立着

一块由中国大众音乐协会题写的 “中国村歌发祥地” 的石碑。
大陈村的变化使江山其他乡镇的村民看到了村歌的作用， 在江山市委的支持下， 这个有着 ２００ 多个

村子的县级市， 目前有 １２０ 多个村子创作了自己的村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来自江山 １４ 个村子的 ２００ 多位

农民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演出了 《中国乡村好声音———江山村歌演唱会》， 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被誉为

“浙江最好的声音”。 江山村歌还走出江山， 走向浙江全省。 目前， 浙江省已经有许多村庄效法江山的

做法， 为自己的村子创作了村歌， 村歌已然在全省大地唱响。 ２０１６ 年作为 Ｇ２０ 峰会的国礼之一， 江山

村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它们发出了中国农村的新声音， 把建设新农村的信息传到全世界。
（二） 村歌在农村音乐史上的地位

江山村歌的兴起与发展， 在中国农村音乐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学堂乐歌是中国新文化与旧文化斗争的产物。 学堂乐歌中的大多数作品， 是根据欧美和日本的曲

调填词而成的，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 西洋的歌曲、 演唱形式、 钢琴、 风琴、 小提琴等乐器、 新的记

谱法———五线谱和简谱、 西洋音乐的基本乐理等陆续由学堂传授而逐渐扩及社会， 成为我国近代民主

主义音乐文化重要的开端， 有着深远、 积极的影响。” ［１］ 学堂乐歌开辟了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

时代， 中国音乐通过学堂乐歌这种形式开始和世界接轨。 同时， 学堂乐歌也开创了中国音乐史上一个

非常特殊的 “双音乐文化” 时代。
所谓 “双音乐文化” 是指那个时代我国城、 乡流传的音乐有很大的不同。 在城市里， 人们学习、

借鉴西洋音乐的手法， 创作出了包括流行歌曲、 大合唱、 交响乐、 协奏曲、 新歌剧等新音乐的体裁形

式， 这些体裁形式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的， 是作曲家在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新音乐以城市为中心， 所描写的生活也以城市为中心。 从学堂乐歌开始， 革命歌曲、 交响乐、 新歌剧

等体裁首先在城市中创作出来并从城市里流行开来。 中华民族借助于新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新音乐也伴随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在艰难曲折的进程中走向现代化。 城市里流行新音乐的同时，
广大农村却是另一番景象。 虽然农村也受到新音乐的影响， 但在新音乐的创作方面没有突破， 没有形

成自己的、 属于新音乐的声音， 农村流传的仍然是民歌、 戏曲、 说唱、 器乐等传统音乐形式。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城市与农村的 “双音乐文化” 现象。 其实，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农民也有自己的歌曲，
那就是流传了千百年的民歌。 他们也用 “旧瓶装新酒” 的办法， 创作出表现新生活的歌曲， 即 “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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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如曾经广为流传的陕西民歌 《绣金匾》 《三十里铺》、 甘肃民歌 《解放区十唱》、 河南民歌 《八月

桂花遍地开》、 藏族民歌 《在北京的金山上》 等。 但这些新民歌尽管 “新”， 仍为传统音乐的范畴， 因

为它们用的是传统手法， 而不是用新的作曲技法创作出来的。
２１ 世纪初在浙江省江山市农村兴起的村歌， 却是与新民歌截然不同的一种音乐形式。 它不再用传

统的技法进行创作， 而是借鉴了西洋的作曲方法， 甚至采用了现代的电声技术， 演唱时一般由电脑制

作的伴奏带伴奏， 所以村歌不再是中国的传统音乐， 而属于新音乐的范畴了。 村歌的产生， 标志着中

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农民不但认同了新音乐， 开始采用新音乐， 而且主动地要求作曲家用这

种形式为他们进行创作， 并运用创作出来的歌曲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中国农民在音乐表现方面开始

和世界接轨了。
村歌与西洋音乐的接轨， 也是中国农村与世界接轨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千百年来被束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或办企业做生意， 或搞农家乐发展旅游，
或离开村寨到城市打工。 地处浙闽赣三省边界的江山， 境内多山， 资源匮乏， 交通不便， 直到 ２００８ 年

才开通了高速公路。 但是江山人也和其他地区的浙江人一样， 特别敢闯， 敢为天下先。 今天江山的农

民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全国、 全世界， 江山的经济已经和全国接轨， 并通过全国和世界接了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江山有一些只有小学、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 开始修理灭火器， 至今已经形成一个遍布长城

内外、 大江南北的消防产业， 在全国 ２８６２ 个县里， 都有江山人在经营这一行业。① 村歌发祥地大陈村，
目前有一个日产 ２０ 吨面条的挂面厂。 江山的狮峰村， 更是把没有任何木材资源的村子， 打造成为华东

最大的原木交易市场， 年交易额超过 １２ 亿元。
在农村现代化、 城镇化的大潮中， 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村歌就是这个大时代的产

物。 在江山唱响的村歌， 不仅折射出新时代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渴求， 也提醒民族音乐学家们要认真审

视在城市化过程中， 广大农村如何在保留传统音乐特色的前提下， 构建新的音乐和新的音乐生活。

二、 村歌的发展障碍与改进对策

江山村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同时我们也看到， 村歌在发展

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不解决这些问题， 村歌就很难进一步发展。
（一） 村歌的发展障碍

笔者认为， 村歌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 音乐语言与当地传统音乐脱节， 没有继承传统

音乐的风格； 第二， 音乐节奏、 旋律走向与语言节奏、 语调脱节， 出现了大量倒字和腔词关系相悖的

现象； 第三， 体裁多为独唱， 表演形式不够群体化。 这些问题影响了村歌的普及， 在不少村子里， 出

现了有村歌无人唱或多数村民不会唱本村村歌的现象。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式。 在科学技术上有了新

成果， 旧的东西或早或迟会被取代。 有了拖拉机， 铁犁、 镰刀会被取代， 有了计算机， 打字机会被取

代。 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不同， 是积累式的。 唐诗不能取代 《诗经》 《楚辞》 《乐府》， 宋词、
元曲也不能取代唐诗， 没有 《诗经》 《楚辞》 《乐府》， 就不会有唐诗， 不学习唐诗， 也创作不出宋词、
元曲来。 今天的诗人， 要想取得成就， 不能不学习古代诗词。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遗产， 也不能让它

随着经济形态的变迁而消失。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有效保存， 就可能失去自己的精神家

园， 本民族的文化艺术， 也很难有所创新、 有所发展。

９３

① 汪黎云： 《中国乡村好声音———江山市文化礼堂·村歌演唱会》 （内部资料）， 中共江山市委宣传部， ２０１４ 年印刷， 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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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 古今中外成功的作曲家， 都曾努力地学习传统音乐遗产， 发掘其中丰富的宝藏， 然后

才有可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 村歌作为新民歌在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形式， 应建立在继承和弘

扬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 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但有部分村歌的创作者一味追求流行歌曲的

样式， 模仿外国音乐的风格， 对本地传统音乐学习与继承不足， 致使许多新创作的村歌与本地传统音

乐脱节， 音乐语言 “洋化”， 本身也很难学， 群众不喜欢唱。 这样， 便出现了一些村歌创作出来之后，
仅仅是放在文化礼堂中的一张乐谱， 有歌无声。 如某村村歌：

这首村歌的音域、 节奏、 旋律等方面均与我国传统音乐无关， 在旋律的重要位置上大量运用 ｆａ 和 ｓｉ，
更像是一首欧洲歌曲， 村民学起来很不容易， 也就不愿意学。

我国传统的歌曲创作方式主要有 “以腔填词” “以词生腔” 两种， 村歌很少采用 “旧瓶装新酒”
的方法， 即用过去已有的曲调填上新词的方法创作， 而是采用 “以词生腔” 的方式谱写。 采用这种作

曲方法进行创作， 一定要注意歌词节奏与声调、 音乐节奏与旋律两方面的协调， 即腔词关系。 按照音

乐创作的原则， 腔词关系应当要相顺而不是相悖， 歌曲的曲调要符合歌词的语言节奏， 也要与歌词中

的语调、 字调相吻合。
江山村歌的作曲者多为当地的音乐工作者或音乐爱好者， 他们有热情、 有生活。 但大多没有受过专

业的音乐创作训练， 在创作中不注意腔词关系。 因此， 许多村歌不好唱， 在群众中很难推广。
此外， 村歌应当是每一个村民都能唱的， 因此它的体裁最好是群众歌曲， 形式最好是齐唱、 合唱或

者是一领众和。 但许多村歌不仅在音乐语言方面， 而且在体裁和表演形式方面都模仿流行歌曲， 几乎

全是独唱。 众所周知， 为专业歌手和歌唱家创作的独唱歌曲应该有一定的难度， 甚至包含高难度的、
较难掌握的声乐技巧， 而这些恰恰是群众歌曲所忌讳的。 群众歌曲要求简单、 朴素， 没有声乐技巧也

能唱。 体裁和演唱形式的问题， 也妨碍了村歌在村民中进行普及。
（二） 村歌的改进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１） 村歌的创作要走 “自上而下” 与 “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道路。 我国民歌都是民众自发编唱

的、 具有群众性的歌曲， 后来文人学士和音乐家下到民间把它们记录下来， 上报到各级政府和封建王

朝中的 “乐府”， 所以民歌走的是 “自下而上” 的道路。 村歌产生的过程与此不同， 走的是 “自上而

下” 的道路， 即政府牵头， 由村委会找人写作， 专人作曲、 作词、 配器、 伴奏， 写成后村委会干部听

小样， 再决定是否采用。 村委会干部不是音乐专业人士， 不懂得如何评判村歌， 也不能给出修改意见，
常常是创作者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村干部就全盘接受。 所以， 村歌虽然是群众性的音乐活动， 但它的

创作没有群众基础， 村民仅仅是学唱、 表演而已。
笔者认为村歌在创作方面， 应当把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结合起来。 首先， 请人创作出的

村歌应当由市文化局或其他部门组织一个机构来认定， 该机构需由专家组成， 而且能客观公正地对新

创作出来的村歌做出合理的评判， 并给出指导性的意见或建议。 在听取专家的意见之后， 村歌还应该

拿给当地的村民去听、 去唱， 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创作的过程。 如果歌词与曲调能够征求全村人的意见，
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就会避免目前村歌中存在的与传统音乐脱节、 腔词相悖和体裁形式不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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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问题。 村歌不仅是政府和各级领导的事， 也是每位村民都应当参与并能够为之做出贡献的事。 如

果能够把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结合起来， 村歌创作就会更好地体现民意、 民情、 民风。
（２） 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 提高专业水平。 作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且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村歌

的作者多在基层工作， 他们熟悉村民的生活， 但他们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建议由各地的文化馆牵头，
举办各种传统音乐的学习班和培训班， 要求村歌作者参加， 学习当地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 同时举办

作曲培训班， 请专业作曲家和音乐学家给村歌作者讲授作曲知识， 使他们了解各种处理腔词关系的方

法， 提高他们的作曲水平。 通过各种培训班， 村歌作者不仅可以学习专业知识， 学员之间还可以互相

交流创作经验， 从而提高创作水平， 写出更优秀的村歌。
（３） 聘请专业人员制作和演唱。 村歌是在农村产生的， 我国广大农村缺乏歌曲制作专业设备和专

业人才， 大多数村歌的制作因陋就简， 质量不高。 要提高村歌制作水平， 应当聘请专业人员制作和演

唱。 在 Ｇ２０ 峰会召开之前， 江山市有关部门聘请小百花越剧团、 浙江省歌舞剧院、 中国美术学院有关

单位制作， 并邀请专业歌唱家演唱歌曲， 大大提高了制作质量， 江山村歌的激光影碟终于成为 Ｇ２０ 峰

会的国礼。 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推广。
（４） 用方言演唱村歌。 浙江的村歌目前都是用普通话演唱的， 用普通话唱村歌， 大家都能听得懂，

容易向外推广， 但失去了地方特色。 浙江方言很多， 各地的方言也都很有特色， 如果一些村子的村歌

能够用方言谱写和演唱， 会更有特色。

三、 结 　 　 语

２１ 世纪初在浙江省江山市农村兴起的村歌， 目前正在全省、 全国推广。 村歌在江山的出现说明农

民主动采用新音乐形式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 并和新时代接轨， 因此不仅具有现实意义， 也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目前， 江山不少村子的村歌已经走进村民的日常生活， 成为新民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作用。 江山的村歌如果在音乐语言上能更好地继承我国传统音

乐的优秀传统， 在节奏和旋律走向两方面更好地反映出语言的节奏和语调的特征， 表演形式也更加群

体化一些， 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也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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